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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OU麦gill： 

光绪年间，王阉运受聘入川，主掌四川尊经书院。他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息讼、禁烟、明礼”等管理举 

措，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词章之学来培育尊经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 

期间，尊经书院终被办成四川的模范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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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闻运 ．_ 一 

瓣 

代大儒的巴蜀之旅 



 

王闺运(1 833—1 91 6)，字壬秋，又字壬父， 

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湖南湘潭人，清末经学 

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他是清咸丰二年 

(1 852年)举人，曾任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 

师，后入曾国藩幕府。光绪四年(1 878年)十一 

月，王阎运入川，在成都主持尊经书院。后主讲 

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 

堂。他曾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 

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军志》《湘绮楼诗集》《湘 

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结交“第一人’’ 

钱钟书《石语》里记载，陈石遗对钱钟书谈 

及王阎运，认为其“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仪表 

恶”是指王阎运个子矮小；“人品低”，大抵是指 

他佯狂、倾心权贵，加之 自视甚高。钱钟书也认 

为，王阎运早年《雪夜集》中的七言绝句，已不免 

是英雄欺人了，晚年的诗作纯属打油诗。才子论 

人，未及其余，这样的看法未必客观公允。诚如 

近代学者郑逸梅先生所言，近百年来，金声玉 

振、举世倾倒的王闽运被 “施以五颜六色的打 

扮”。很显然，王阎运就是人们所说的“箭垛式的 

人物”。 

王阎运的先祖明朝时从江西徙居于湖南省 

衡阳西乡，居住数世之后，搬到了湘潭乡下。王 

阎运在少年时候就成为孤儿，由叔父抚养长大。 

据说，他 自幼资质愚钝，但是十分好学，颇得塾 

师蔡先生赏识。王闺运苦学，蔡小姐早已属意， 

蔡先生旁观者清，不由得心中大喜。蔡小姐名菊 

生，知书达理，能诵《楚辞》，有咏絮之才。据王阎 

运本人所叙，他与蔡菊生订婚当夜，梦见庚帖上 

写着一个“娱”字。婚后，他以“梦婕”为蔡夫人的 

别字，足见才子的敏捷。 

清末湖湘文化名人中，最为特立独行者，当 

非王闾运莫属。王闻运的一生颇为光怪陆离。清 

末笔记中有“一个半湘潭举人”的说法：“一个” 

指王闽运，“半个”指左宗棠。左宗棠在当婚之 

年，入赘湘潭周氏，在周氏桂在堂居住十年有 

王阉运画像 

余，女婿历来被称为 

“半子 ，所以称“半 

个”。 王闾运、左宗 

棠两人成就在文、武 

两道，均璀璨至极。 

王闽运有恩于左宗 

棠，而左宗棠素来厌 

烦文人，尤其不喜欢 

游走于权力之 间的 

王闽运，两人之间的 

恩恩怨怨，成了清末 

官场的一道景致。 

王间运从 25岁到 55岁这漫长的30年中， 

文名惊世人，见识撼官场。他 25岁中举，结识了 

“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 

人”肃顺；进入四川后，结交了“川中第一人”丁 

宝桢。王闺运与有些文人谄媚奉承不同，他是反 

其道而行之。所谓“见大官则藐之”的战术被他 

运用得十分娴熟，既要不卑不亢，又要让官场对 

自己的学识产生“饥饿感”。其原因在于他学问 

充实于心，浩然之气充实于心。王阊运曾在 日记 

中写下一段文字：达官贵人穿着金貂皮，平头百 

姓想见他们，必须打通各种关节，就像一条狗钻 

入金貂群中，忍受别人的冷眼。袁枚有诗“金貂 

满堂，狗来必笑”说的就是这回事。可见，王阎运 

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王闽运考中举人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王 

阎运的同学龙汝霖当时受聘为户部尚书肃顺的 

家庭教师。经龙汝霖引荐，肃顺见识了少年老 

成、志在社稷的王闽运。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 

少年时纨绔无赖，成年后金盆洗手，有澄清天下 

之大志。在大臣中，他敢于任事，铁面无私，深得 

咸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有见于清末时局困厄， 

肃顺主张延揽天下精英，不分满汉，唯才是举。 

有一次，王阄运为肃顺代写奏折，咸丰皇帝 

看了叫好，就问肃顺是谁写的。肃顺有心推举， 

回答是湖南举人王阎运。咸丰皇帝问这样的人 

才为何不出来做官，肃顺说此人心志太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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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貂的官不肯做。当时，翰林院官员才能穿貂。 

咸丰皇帝说，这有何难，就赏他穿貂!但王闽运 

认为这是出于恩赏，“自视甚高”者不能轻易放 

下身段，就没有接受。 

王间运深知，肃顺好谋而缺智，刚直而乏 

柔，终究难成大事，自己若一门心思绑在这棵树 

上，很可能会被殃及池鱼。于是，他听从好友严 

正基的规劝，托故去山东云游。咸丰皇帝在热河 

驾崩，以肃顺为首的8位“顾命大臣”，一股脑儿 

成了刀下之鬼。肃顺被杀后，人人都想撇清与他 

的关系，王阎运并非忘恩负义之徒，说：“人诋逆 

臣，我 自府主!”话很明白：人人都说肃顺是逆 

臣，我却认他为“府主”。虽然是事后评论，但足 

以显示王阎运 的异见。 

王阍运入川 

光绪四年(1 878年)十一月，四川学政张之 

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由他出面聘请王闽运 

入川，担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王闽运同意了。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 

股绳。丁宝桢任四川1总督期间，王闺运将 自己的 

第七女王莪，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何人 

作媒?乃是时任云南提督唐友耕(号帽顶)!这事 

在《湘绮楼 日记》光绪五年(1 879年)十一月一 

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 

王阁运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 

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紧密关系。王闺运总是目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 白白 

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 

动。因此，王闺运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 

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充斥了宴饮、打牌、 

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丁宝桢任湖南岳州(今岳阳市)知府时曾延 

请王阎运入幕，但王阎运因故未至。后来，王阎 

运在信中谈起此事不无愧意：“前临鄙郡，辱荷 

知延。荏苒一纪，久疏民敬。”丁宝桢对王阎运极 

为敬重和信任。王阎运曾云：“阎运在蜀，危行高 

谈，颇不便于道，以公宽仁，乃有直绳之客；羊质 

虎皮，终 当遭射，幸无官守，亦不必以保全累明 

公也。”可以想见，丁宝桢曾有过荐举王阎运的 

想法，但王阎运谢绝了。 

王闽运在 《湘绮楼日记》中说：“自院外生 

者，人品以帽顶为最优，议论以帽顶为可听，殊 

为可慨。”为什么“殊为可慨”?显然，读书人早已 

言语无味，而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王闰 

运在尊经书院之外的交往中，唐友耕是最佳人 

选。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一代大儒如此好评，确 

属难能可贵。 

反过来看，唐友耕演绎出的与石达开的战 

事，也丰富了王闾运《湘军志》的内容。 

王间运不但游历了乐山、五通、夹江、眉州、 

宜宾等地，成都周边的景点也一一驻足，留下了 

不少名篇佳作。至于成都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 

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等，自然也 

不会错过。 

王闽运曾经为杜甫草堂工部祠撰有一副对 

联： 

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 

贤两派； 

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 日寒泉配食，远同吴 

郡三高。 

这是一番实打实的赞美辞。王闾运赞美杜 

甫道：一生忧怀家国，写下了多少“惊风雨，泣鬼 

神”的作品，都是杜甫发 自肺腑的愁吟硬语，形 

成了独树一帜的沉郁苍凉的风格，影响到宋朝 



诗坛，开创 了 

江西诗派以及 

剑南诗派 ，多 

少人继承你的 

创作传统 ；草 

堂早不复当年 

面貌了，如你 

所慨叹的那样 

地僻村 幽，无 

人拜访，看看 

今天，追崇你 

的诗 人 黄 山 

谷 、陆放翁 ，已 

岳麓书社出版的《湘绮楼日记》 

经配享在你的祠堂里，一同受到后人祭扫，远胜 

苏州的三高祠，声名远播，佳话流传。 

这当中，溢美之余，显然暗含王闾运奔波半 

生、如今置身偏僻西蜀的无限感慨。 

当时，担任云南提督的唐友耕得到骆秉章 

特许，一直居住于成都，有权有势，自然不会放 

过陪同名人“走一遭”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具备 

“分忧”的能力。 

王阁运在 日记中记述： 

“出城赴稚公草堂之约，城外泥淖，秋色无 

可观，唯溪水洹洹颇有凉意，无端感触，咏‘出门 

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之句，正不必情事副风景 

也。至少陵祠，幕客至者九人，武有帽顶，文则馆 

师，为二客也，稚公二子均从，唯见其小者。中饭 

微雨，菊瘦而高，殊不及湘中。” 

从行文可知，唐友耕并不在王阄运邀集的 

人当中，而是强行加盟的“客人”。我估计唐友耕 

之所以执意前来，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请王阎 

运吃饭，以便得到教益。在王阎运心目中，能够 

与他交谈的人甚少，“唯稚公、季怀可谈”，可惜 

知己并非能时时见面，他显得兴味萧索。再出 

成都南门，至宝云庵，访百花潭，王闭运终于在 

二仙庵遇到了尊经书院学生 1 6人。学生对老 

师十分尊重，他心情好转，当场赋诗 ：“澄潭积 

寒碧，修竹悦秋阴 良时多欣遇，嘉会眷云林。” 

不知道在这儒者云集的场合，唐友耕有什么表 

现。但从《湘绮楼日记》可知，自此以后，王阎运 

与唐友耕之间的往来逐渐增多，后来几乎达到 

隔一两天必有一晤的程度。王阊运办事路过唐 

府，也要进去稍坐片刻，歇息一番，喝几盏茶再 

走，已到十分惬意的地步了。不久后，唐友耕升 

为四川提督，王阁运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写点东 

西 了。 

王闻运在赠诗前的“题记”里写道：“四川提 

督久阙实任，牙门荒芜。唐新建旗竿(杆)，因题 

为贺。”并作绝句二首。 

朝廷对唐友耕的提督任命是在光绪七年 

(1881年)初春下达的，唐友耕立即在提督府门 

前立起了壮硕的旗杆，可以想见他是何等“春风 

得意马蹄疾”。在《湘绮楼诗集》里，这两首绝句 

的标题是“旗竿(杆)二首”。诗里均以马为喻，暗 

示唐友耕脚下所指示的方向有多个，也就是将 

面临多个叉道。这分明是一种警策，只是不知道 

唐友耕能否在春风得意之际，明白脚下蛰伏的 

危机。 

作为亲戚，王闻运与总督丁宝桢无话不谈。 

他在一封致丁宝桢的信中说：“公与闺运，皆一 

时不可多得之人才。”说的真是实话。 

有一次，王阁运与丁宝桢同游，夜宿合江 

县，眼前水波荡漾，水天一色。古人心性天真，他 

们谈及志向，丁宝桢问王阎运：你的志向如何? 

王间运答：少年时代仰慕鲁仲连义不帝秦 

的高义为人，如今我年齿渐老，志在做申屠蟠那 

样隐居田园的学问家。 

丁宝桢笑道：我生平颇以诸葛孔明自许，但 

愿能做到张居正那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从性格、行事风格而言，丁宝桢确实与明朝 

万历年间的铁血宰相张居正颇为相似。丁宝桢 

是难得的务实之人，更有一般官员不具备的长 

远眼光。丁宝桢已洞悉了英国人窥伺西藏的心 

机，他请王闰运入川办学，就是想多多储备人 

才。对于这一点，王闺运看得一清二楚，他向丁 

宝桢献了一道万全之策：印度与英、荷是宿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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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旧照 

仇，现在我们可以趁着西藏无事，多补充兵员， 

作为印度的坚强后盾，印度既已结援于中国，就 

会拼死抵抗英、荷的侵凌，成为西藏牢不可破的 

屏藩。丁宝桢对这一策略“大称善”，并说：“印度 

必为战地，英人谋出缅、藏，欲建重镇于藏内，设 

谍孟拉间以边防。”丁宝桢立刻将这一策略付诸 

实施。可惜天不假年，他因操劳过度而遽然病 

逝，宏伟的计划也成为泡影。 

丁宝桢去世时，王阎运 55岁，非常伤感。既 

叹命运偃蹇，又感知已凋零。他在《祭丁文诚诔》 

中感叹道：“慎忧辱之无臣，每对食而忘餐，思环 

海之受兵，若群蚁之围鲲。时冉冉而多留，老浸 

浸其欺人。谓圣贤之无如何，增志士之酸辛!” 

纵横计不就 

张之洞出面，集资在成都文庙西街西侧南校 

场附近的石牛寺旧址上修建尊经书院，于光绪元 

年(1875)春季建成开学。校址选择于此，主要原 

因是这里在明朝就开办过书院，其次是与教育圣 

地文庙前街以及公馆林立的西街相邻。 

入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王闽运就对学生 

传授学经的心得：“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 

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 

《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 

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 

秋》。”又说：“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 

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 

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蔽塞，亦步亦趋，更无 

通儒，听到王闽运的这些议论，学生才知道如何 

研诵注疏诸史文选。 

初来乍到，王闽运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息 

讼、禁烟、明礼”等管理举措，使尊经书院院风得 

以根本改变。王闺运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词 

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 

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尊经书院终 

被办成四川的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 

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促进了四川书院的 

发展。 

王阁运把《湘军志》书稿带到了成都予以修 

订，此书稿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 

而遭毁版，后由尊经书院的学生出资重刻。王阄 

运尊经书院弟子中，涌现出了刘光第、廖平、宋 

育仁、吴之英等俊杰，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但 

廖平远非王阎运喜欢的学生。廖平 口讷，曾漏 

夜抄写宋人之作 ，而王阁运尽管早年抄写过 

《二十三史》，但后来是不屑于此道的。有人给 

王闽运送去一个婢女，王间运在 日记里就有 

“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 

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有人推荐廖平管理 

尊经书局，王阎运也不同意。廖平晚年 曾经这 

样评价王阎运：“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 

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 自视甚高，唇吻抑扬， 

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 

远。远则遨游公卿，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 

用 自全。”学生对老师竟然有这番评价，足以看 

出彼此误读之深。 

王闺运临终前，为 自己作 了一副挽联：“春 

秋表仅成，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 

高咏满江山。”前一联有 自我安慰之意，说晚年 

能够以教书授徒为乐，后一联是慨叹自己的才 

学不见用于世。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1 91 6年 1 0月 20日，83岁的王阍运无疾 

而终。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